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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 日晚 9 时，被誉为“科普漫
画第一人”的著名漫画家缪印堂逝世，
享年 82 岁。从事科普漫画多年，缪印
堂创作的漫画一改科学知识严肃、死板
的传统形象，让更多人通过漫画亲近知
识、走近科学。

82 岁的科学漫画家缪印堂走了，走
得匆忙。想起前些日子印堂老兄还给我
打过两次电话，不仅唏嘘不已。

一次是看到媒体报道我在出席国家教
育咨询委员会的有关会议，他在电话中
说，国学进校园，京剧也进校园，那么，
漫画可不可以进校园呢？他希望我能向教
育部呼吁一下让漫画能够进校园。实际
上，印堂兄从几年前就呼吁开展漫画进校
园活动。他所指的是广义上的“漫画进校
园”，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漫画，而是用漫
画的思想。他认为漫画是求新、求变的艺
术，需要怪诞、与众不同、独树一帜，要
和别人不一样，题材要广泛，包括农村题
材、破除迷信、环境绿化……

另外一次就在不久前，他在电话中
同我谈到十几年前在中国科技馆举办的

一次全国科学漫画展，问我可不可以在
中囯科技馆新馆搞一个更大规模的全囯
科学漫画展。

印堂兄的电话使我想到了十几年
前，大约是 2003 年非典前后，他戴个白
白的大口罩到位于安华桥的中国科技馆
二期展厅来找我。摘下口罩的印堂兄其
貌不扬，但他的一番话语却令我刮目相
看。他说他是代表中国科普作协科学美
术专委会和中国美协漫画艺术委员会来
同我联系的，想和中国科技馆合作搞一
个全国科学漫画、连环画、插图大展，
回顾中国科学美术自 1980 年代以来 20
年间的创作历程和丰硕成果，让美术家
们在展示的作品中，用各自不同的艺术
语言解释科学，用生动、绚丽、幽默、
形象的美术手段，弘扬科学精神，普及
科学知识，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在会
心的微笑中走进“科学王国”。

2004 年 新 年 伊 始 ，《全 国 科 学 漫
画、连环画、插图大展》 终于在北京中
国科技馆开幕了。

缪印堂是我国著名漫画家，被称为

“中国科普漫画第一人”，曾先后在 《漫
画》杂志、中国美术馆、文化部文艺研究
院及中国科普研究所工作，为科普研究所
研究员、高级工艺美术师。他从事漫画多
年，创作领域宽泛，表现多样。自20 世
纪80 年代，他开始用漫画来独立反映科
学知识。90 年代后，他的思想观念又发生
了一些变化，觉得科学漫画不能停留在反
映科学知识领域内，应利用艺术手段去普
及科学思想、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这才
能更具广泛的作用和影响。比如，揭露邪
说歪理、愚昧迷信，借用漫画来批驳，无
疑是最有战斗力和普及性的。

印堂兄说过，漫画可以说是美术界
的“另类”，其画面不大，通俗易懂，
贴近大众，受到众多的读者喝彩。他又
说，漫画产生的历史并不长，可许多艺
术身上都可看到它的影子，喜剧、小
品、相声都是近亲。它题材漫无边际，
形式无拘无束，更有表现力和亲和力，
这正是我们科普工作寻找的合作“对
象”，于是便形成了我们的科学漫画。

如今，许多报刊没了漫画专栏，科普

报刊上也很少看到科学漫画了，这让印堂
兄深感忧虑，他认为要改变现状，首先希
望各级科普单位领导重视利用文艺形式
（包括漫画） 宣传科普，传播科学思想、
科学知识、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

最近印堂兄经常考虑的新问题是，
当前进入新媒体时代，如何再推进科学
漫画的发展和传播，迈出新的一步？他
呼吁作家、画家走出斗室，与各种新媒
体多接触，就能创作出新类型的作品和
佳作来。科学插上艺术、技术的翅膀，
会飞得更高更远！

（作者为中国科技馆原馆长）

追忆“科普漫画第一人”缪印堂
□ 王渝生

缪印堂语录
发展科学也要发展科普，发展科普就

要将科学与艺术相结合，这样艺术才能为
科学插上翅膀，它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我认为科普漫画不光要传播科学知
识，还要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好的科普漫画不应该是一笑了之，而
要做到一笑三思。

假如有来世的话，我会再选择漫画这
条人生之路。

当 8 月 1 日收到缪老 （对缪印堂先
生的尊称） 来信的时候，他却已悄然谢
世。就在盛夏七月最后一天的夜里，被
称作“中国科普漫画第一人”的丹青妙
手因病在北京仙去，享年82岁。

消息很突然，与他熟识的朋友都不
敢相信那位乐呵呵的、画得一手好漫画
的小老头戛然就此别过。

虽然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缪老就开
始与骨髓炎做斗争，此后随着人生辗
转，难免疾病不断，就在 7 年前他还做
过肾摘除手术。但病魔并未压倒他，你
看到的似乎永远是那个谈起漫画来就能
跟你聊上大半天的老人，你感受到的是
他的达观，就是那种与病魔淡然共处并
由此而生的和谐与圆融，一如他饱含谐
趣与民族风味的水墨画。

缪老一直钟爱中国文人画，水墨运
化，万象自在，生者自乐其生，化者自
安其化，中国传统文人的生命神韵自现
其间，想必这也是缪老自生和谐相的源
头所在。

与缪老相识不过两年的光景。之
前 ， 知 他 是 漫 画 圈 的 大 咖 ， 大 名 缪
印 堂 ， 因 其 德 高 望 重 ， 大 家 亲 切 地
称 其 缪 老 ； 知 他 让 你 一 眼 看 过 去 就
不 会 忘 记 的 、 有 点 儿 萌 的 、 极 具 漫
画 感 的 那 张 脸 ， 是 拜 少 年 时 一 场 疾
病 所 赐 ； 知 他 的 漫 画 影 响 了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人 ， 特 别 是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出
生的那拨孩子。

缪老虽然早在1996年就从中国科普
研究所退休，但他是个“退休不褪色”
的老前辈，是个会以其光和热点亮每一

寸时光的人。在 2015 年，因工作原因，
我开始与缪老有了几次接触。2016 年，
中国科普研究所开展了“新媒体背景下
科普美术的发展研究“项目，我作为项
目组成员多次联络缪老，缪老非常热
心，不但自己积极参与相关研讨会，还
帮忙动员北京电影学院的动画专家学者
加入。2016 年 3 月，在中国科普研究所
召开科普美术研讨会的时候，缪老不仅
带来了水墨动画 《贵妃醉酒》、会动的

《清明上河图》 等近 20 件新媒体美术资
料现场播放，还积极建言献策，提前把
他对项目推进的想法用笔提前写下来，
开会时交给项目组。

中国传统科普美术在上个世纪80年
代较为兴盛，当时，从全国到地方的美
术展览活动频繁，展出的佳作也很多，
可惜保存下来并结集出版的画册很少，

往往是展览结束后画作也随着撤掉，相
关画作资料也因此散佚民间。每谈及
此，缪老就不无惋惜，认为那些画作是
中国科普美术发展的珍贵史料和见证，
缪老经常说：“如果能征集以前期刊发
表过的画作和画展资料，选择其中的佳
作，根据题材编一本中国科普美术作品
选多好！”

后来，此事在缪老的推动下得以开
展。目前，正由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协同相关专家推进编选，
而这也竟成了缪老的生前遗愿。据悉，
他的儿子缪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老
爷子去世前一天还在跟他商量编一本中
国科普美术方面的画册。

缪老对科普美术届年轻一代的成长
也尤为支持关爱。7 月上旬，就是缪老
去世前的半个多月的一天，我还接到了
缪老的电话，令我难以忘怀。原来，他
在 《科普研究》 杂志看到我撰写的一篇
与科普美术相关的论文，电话中，他表
达了看到科普美术理论研究成果的兴奋
之情，也希望以后能有人继续将理论研
究深入进行下去。隔日，缪老又来电，
说在 《中国艺术报》 看到陈思静报道的

《让版画回归绘画：记天工开物——中
国美术学院东方版画工作展》，想邮寄
给我留作研究资料。

缪老习惯手写信件，也保持着邮寄
纸质信件的习惯。遗憾邮路蹉跎，令人
唏嘘感慨的是，在缪老去世次日，我才
收到他的来信，以至于连回复他“信收
到”，并表达感谢的机会都没有了。

惟愿缪老天堂安好。

“退休不褪色”的老艺术家
□ 姚利芬

缪老在邮寄给本文作者的报纸上面
用红笔作了标记。他在信中写到：“寄上
艺术报一文，谈及明代《天工开物》的图
鉴，文虽从版画艺术论述，我们可从科学
美术（科普美术）角度来看待，是中国很
早的“科学美术”作品史料了。”

缪印堂

缪印堂漫画
《矛盾的统一》


